
清代诗人韦柏森在《秦邮竹枝词》中咏
道：“旗丁漕运向清淮，顺带邻封宝应差，不
是粮船黑屁股，哪来几辈语诙谐。”说的是
高邮漕运粮船形成了一则诙谐“笑话”——

“高邮人黑屁股”。
为什么高邮人绰号叫作黑屁股呢？汪

曾祺在他的小说《陈泥鳅》里有一段解释：
“临近几个县的人都说我们县的人是

黑屁股。气得我的一个姓孙的同学，有一
次当着很多人褪下了裤子让人看：‘你们
看！黑吗？’我们当然都不是黑屁股。黑
屁股指的是一种救生船。这种船专在大
风大浪的湖水中救人、救船，因为船尾涂
成黑色，所以叫做黑屁股。说的是船，不
是人。”

关于“高邮人黑屁股”，还有几种传
说。一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看见高邮人
在船上剥稻壳，一问才知这是进贡的大米，
按规定要剥壳。乾隆游兴正浓，就说以后
高邮贡米不用剥壳了。众人听了，问他如
何识别高邮的船？乾隆想了想说，你们把
船的屁股涂成黑的，就知道了。这就样，

“黑屁股”成了高邮运粮船的外号，后来又
成了高邮人的外号。又一说：明清时期，运

河上设有不少关卡，对漕运和民运要收过
关费，这些关卡往往刁难船主，敲诈盘剥，
以至漕船和民船往往一耽搁就是好几天。
高邮船主无奈之下就悄悄送了一份厚礼给
关卡官员，以希望能尽快放行。为了防止

别的船夹杂在高邮船队里，关卡官授意高
邮的船主在船尾涂上黑漆，能够让他们识
别而放行。于是就有了“高邮人黑屁股”的
说法。

“高邮人黑屁股”的缘由还有一种解

释：是源于“船帮”。《扬州交通志》记载：“木
帆船货运，船舶按运输货种有别，靠码头集
中系泊，时间一长，遂形成船帮。……所谓
船帮，多为同乡组成，同声共息，浪迹江湖，
为自发的木船运输组织。”据新浪扬州网
2011年9月27报道，记者在退休干部沈德
桃家中看到有关扬州清帮的早期原始资料
《船帮》手抄本。该书详细描述了中国当时
72个半码头（其中溧阳码头算半个），每个
码头都有一个为首的船帮。72个半码头中
扬州独占4个，而高邮“北御小码头”是其
中之一。据说，高邮船帮为与其他地方的
船帮相区别，就在自己的船尾涂上黑漆，人
们看到船尾是黑色的，就知道这是高邮船
帮。久而久之，就有了“高邮人黑屁股”的
说法。

在中国历史上，大运河是一条黄金水
道，它是历朝历代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因为
它有着强大的运输功能。大运河纵贯高
邮，历史上的高邮运输业十分发达，并承担
着繁重的漕运任务。“高邮人黑屁股”的笑
话，实际反映的是高邮人的辛酸和机智，见
证了高邮古代运输业的繁荣以及高邮人为
漕运作出的贡献。

高邮在大运河漕运中形成的一则诙谐“笑话”
□ 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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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春阳，现年101岁，早在1942年就在
高邮马踏港（现属兴化市）参加革命，已有了
八十年的党龄。

我与马春阳的弟弟春景是小学同学，与
马春阳初次相识是在高邮解放初期。

马春阳曾在高邮任财粮科长，收粮纳
税。他年轻时思维敏捷，能现编现唱：“打竹
板，说起来，解放高邮乐开怀，供给制度真不
赖…… 农民进城踩高跷，高跷高，高跷长，解

放了的农民喜洋洋…… ”后来，他任扬州文
化处科长、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乡
土》报刊主编，走上了文学、文艺创作之路。

我是最早读到他《“小没魂”放鸭》《双灯
照》等作品的。前一篇中的“小没魂”就是他
自己幼年放鸭子的缩影。后一篇写的是水乡
农民抑或渔民与大自然搏斗的遗痕。马春阳
这些充满乡土气息的农村题材作品令人注
目。

在马老的关心下，我曾在省文联下属的省
民间文艺家协会驻会大半年，边工作、边学习。
马老对我既严格要求又和蔼可亲。南京的夏
季，是个火炉。当时我看到他埋头苦干，汗湿背
心，苦战溽暑的情景，很是感动。马春阳对乡土
文学创作执着、虔诚。直到2003年81岁时，不
服老的马老才加入中国作协，全国少有。

马老一直关心高邮的文化工作。上世纪
八十年代高邮县文联成立时，曾聘马老为顾
问，他常带作家来邮讲学、采风，还将我市编
的《珠湖的传说》上报，评了一等奖。

马春阳的一首诗表达了对文学后辈的期
望，也是对高邮文化人的鼓励与鞭策：“故里
百花万里香，儿女聚首话沧桑，珠湖（指《珠
湖》杂志）水育新人出，谁赶文豪秦与汪。”
2020年盛夏，马老来电说，他有汪曾祺的一
篇文章真迹在手，愿献给高邮，最后将复印件

赠送高邮，还设宴招待高邮去的人，这也是马
老支持家乡文化建设的一片心意。

马春阳著有中短篇小说、剧本、报告文学、
民间故事等文学作品20余部，还办过《娱乐
报》《乡土情》杂志。他主编的《乡土报》最多发
行110多万份，为许多晨报、晚报所不及。

时任省文联主席的李进（又名李夏阳）在
赠马春阳的一幅梅花图上题诗一首：“甲子循
环水逝东，年年可见此花红。风吹雪压心无
二，总是迎春满树浓。”这是来自领导的点赞
与肯定。作家陆建华与马春阳是朋友，陆建
华用《虔诚·马春阳对文学的态度》评说马老
报告文学作品。 陆建华写道：“我在与他多
次的交谈中，清楚地感觉到，他决无青史留名
的野心，也不奢望自己的作品成为经典永留
人间，当然更不是为稿费！但他就是热爱文
学创作。”高邮文化名人朱延庆在《乡土文明
的守望与吟唱》中，谈到了马老的“三杆子

“（鸭竿子、枪竿子、笔竿子），说这成为了一种
象征。马老作品多姿多彩，人物形象生动，语
言通俗贴切，充满了“土气”“土味”，但“土”得
可爱、“土”得亲切、“土”得动人。原《雨花》杂
志副主编庞瑞垠评说马老文章雅中有俗、俗
中有雅。我认为马春阳贴着熟悉的人物写、
熟悉的农村生活写，故事性强、语言生动、俏
皮话多，描写逼真，具有民族化、地域化、通俗

化的特征，俗中有雅、俗中有味，具有“江苏赵
树理”的独特风味。

老革命马春阳的文学之路
□ 陈其昌


